
121

DOI: https://doi.org/文化艺术创新·国际学术论坛·第 04卷·第 08 期·2025 年 08 月 10.12345/cai.v4i8.31060

A musical ethnography of the “Tujia People’s C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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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ying at the wedding” is a traditional marriage custom widely existing among multiple ethnic groups such as the Han and Tujia. It 
refers to the ritual activity of crying and singing performed by the bride when she gets married. Before getting into the flower-laden 
sedan chair, a woman’s crying at the wedding was once an indispensable and unique ritual in old-fashioned weddings. This article is 
precisely a musical ethnography written based on the “Crying at the Wedding” performance of the Tujia Girls’ Town in Enshi that the 
author watched.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y of “crying at the wedding”, then through the specific analysis of “folk performances”, and 
finally combining the theories one has learn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cription of Enshi Tujia’s Daughter Town, a local tertiary 
industry, and discusses how the Daughter Town can be used as an exploration of folklorism in the loc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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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女儿城“土家族哭嫁表演”音乐民族志
包越辰

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

“哭嫁”是广泛存在于汉、土家等多个民族的传统婚姻习俗，即新娘出嫁时履行的哭唱仪式活动。上花轿前女子哭嫁，曾
是旧式婚礼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独特仪式。本文正是基于笔者观看的恩施土家女儿城“哭嫁”婚俗表演书写而成的音乐民族
志。以“哭嫁”的历史入手，再通过“民俗表演”的具体分析，最后结合自身所学理论，对恩施土家女儿城这一当地第三
产业的描述展开关于女儿城可作为当地对民俗主义探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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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哭嫁歌的溯源与当下

“哭嫁”，亦称“哭出嫁”、“哭嫁囡”等。是汉族、

土家族等多个民族旧式婚礼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独特仪式。

在土家族地区，哭嫁的习俗尤为显著。在土家族的婚

礼仪式中，每当迎亲结束，花轿即将起程时，女方的家人包

括父母、兄嫂以及姐妹等，会以泪水相送。他们在哭泣中夹

杂着对新娘的祝福和吉利的寄语，认为哭声越大，女儿在未

来就越能够子孙满堂。新娘在听到母亲的哭声后，也会随之

应和而哭，以此表达对家人的依依不舍，哭得感人的姑娘，

人称聪明伶俐的好媳。在这一过程中所演绎的歌曲，被称为

“哭嫁歌”。这是一门传统的音乐形式，土家姑娘从十二三

岁就开始学习哭嫁。过去，不哭的姑娘甚至不被允许出嫁。

哭嫁歌的内容涵盖了丰富的情感和主题，从哭诉自身

命运的不幸，到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从表达与兄弟姐妹间

的深情厚谊，到控诉媒人的欺骗行为和封建包办婚姻的无

奈，以及长辈对新娘的教诲和美好祝福等。这些歌曲不仅抒

发了新娘及家人的情感，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对于女性角色和

婚姻的看法。

尤其是在封建社会背景下，女性地位较低，婚姻多为

包办，导致许多女性通过哭嫁来表达对父母亲人的不舍以及

对未来命运的恐惧和担忧。哭嫁歌的内容涵盖了“哭爹娘”、

“哭哥嫂”、“哭姐妹”、“哭媒人”等多个方面，反映了

土家族女性的心声和社会地位。

2 田野纪实

恩施土家女儿城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著名的人造

古镇、土家文化聚集地、国家 4A 级景区，该景区有摆手舞、

女儿会、哭嫁、摔碗酒、十大碗等土家族民俗文化可以观察

与体验。

笔者于 2018 年 5 月跟随导师佟占文教授及学生团队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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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田野调查，到达当天在女儿城内

观看了土家族婚俗“哭嫁”表演。

该表演拥有较为严格的程序，首先由主持人报幕，其

次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将观众带入本次表演的语境中，以女儿

会上男女双方定终身——男方上门求亲——女方家庭唱哭

嫁歌——女方跟随男方迎亲队伍脱离原生家庭的顺序简洁

明了地展现了土家族的婚俗。

表演之前先由主持人报幕，简短介绍土家族女儿会及

哭嫁的历史。

随后演出开始，演员穿着土家族特色的红色、黑色西

兰卡普以男女分别的形式分开站在“吊脚楼”舞台的不同位

置以模拟土家族“女儿会”，随后扮演求爱者的青年男演员

穿着西兰卡普挑着装有聘礼的扁担登台，开始与穿着红色土

家族传统婚服扮演求爱者的青年女演员遥相呼唤随后进入

第一首歌曲（谱例 1）。

谱例 1

两个演员随唱随走，一步步靠近彼此，象征着两人情

投意合。定下终身的两人在舞台上翩翩起舞，伴随着音乐两

人拥抱在一起，下一刻女方便将男方推至一旁，自身退入幕

后，男方则向台下大手一挥和一众兄弟走下台。女方家眷也

在此刻从舞台两侧缓缓登场并进入第二首曲（谱例 2）。

谱例 2

第三首曲目是由女方家眷表演的舞蹈，演员手持折扇

在舞台上翩翩起舞，不多时男方家眷也登台加入群舞，伴奏

也从弹拨乐合奏变成唢呐为主旋律的合奏。

第四首歌曲第一段由即将出嫁的女子演唱，曲调婉转，

如泣如诉。每一句唱词都伴随着抽泣，无一不在表达自己对

原生家庭的思念和不舍。第二段由女子的姐姐演唱，曲调同

第一段一致，表达了对妹妹的离别不舍（谱例 3）。

谱例 3

并以此进入第四首歌曲（谱例 4），由女子演唱，歌词

以环境的变化映射女儿已经长大，即将出嫁，并再次表达对

原生家庭的不舍。伴随着女儿的演唱进入第二段，随着转调

的曲调开始，一旁的伴舞也进入舞台中央和女儿一起起舞，

本段结束再次转调，女儿唱至最后一句“女儿要出嫁”时从

舞台边缘跑回舞台最高处父母家眷身边，和父母最后一次

拥抱。

谱例 4



123

文化艺术创新·国际学术论坛·第 04卷·第 08 期·2025 年 08 月

与此同时，男方家的迎亲队伍从女儿城广场中央一路

走到舞台下，男女方的亲朋好友一起上台共舞，两支舞结束，

女儿重唱第四首歌第一段，男方背着女方走下舞台，在亲朋

好友的欢乐“起轿咯”的吆喝声中一路远离舞台。

3 “我者”的阐述

通过观察，笔者发现女儿城的“哭嫁”民俗表演并非

全部由演员表演，如器乐伴奏、和器乐合奏等都为播放音频，

歌曲间穿插的吆喝等却是由人声现场演唱。此外像（谱例 3）

的歌曲，其第二乐段和第三乐段的转调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

音乐风格，可以看出其表演虽然是建立在土家族婚俗的基础

上，保留了民族服饰西兰卡普、保留了传统的婚俗流程、甚

至人工建造了土家族传统的吊脚楼使表演为民族文化服务，

但其中融合的现代元素还是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例。

第二天我们在女儿城的民俗博物馆巧遇了早期练琴的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前副局长张同新老人和正在

景区内巡视的女儿城艺术团李万华团长，随即我们进行了访

谈，发现两位受访者都已浸淫土家族传统文化多年。

在提及土家族“哭嫁”传统时，张同新老人说：“我

们土家族居住在山地丘陵地带，与这个中原的联系很少，很

早就有‘以歌为媒’的这种自由恋爱，历史上呢，由于这个

氏族形态的变化，就有了土家族哭嫁歌，清朝‘改土归流’

之前我们土家族很多都是乱伦的，‘改土归流’以后呢，出

现了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婚配形式），哭嫁

就越来越多，这个就（是）这个土家族哭嫁歌产生的重要

原因。”

当我们问到昨天表演的哭嫁歌与土家族传统婚礼中的

哭嫁歌有什么不同时，张同新老人表示：“他们那个哭嫁歌

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他就在这么个小景区里，你门口跳

摆手舞，人们看完摆手舞过来看你哭嫁歌那氛围就不一样，

然后这个哭嫁你把女儿会跟哭嫁放在一起，它也不是那个事

情！但是它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它是很有必要的。”

李万华团长则赞同张同新老人的说法，并表示：“我

们虽然对节目进行了一些整合，还使用了一些伴奏带，也有

一点小小的改编，但是现在城市里的小孩子有几个能见到女

儿会？就算有那他能去吗？我们这种改编、我们女儿城这种

体系才能让这些传统的东西长久地活下来，哪怕是进行一些

变化也是为了发展。我们这民俗博物馆就养了几十个民间艺

人和一百多个演员，不做出一些改变我们连这些人都养不

起！”说到这里张同新老人又补充道：“不能说用伴奏带他

就不是哭嫁歌了，我前面说他形式不对就是说这个形式，跟

这个哭嫁歌没关系。”

显然在当地文化工作者眼中，女儿城虽然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土家族的婚嫁传统，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很好地留存了

“哭嫁”这一形式、还通过自身的经济效益给一部分民间艺

人提供了生活保障。张同新和李万华两人的眼光显然也更为

开放，不将本民族的婚俗局限在完全传统的框架中，而是从

中寻求突破，适应社会发展。

4 “他者”的阐释

从内容的角度看，女儿城表演的哭嫁歌乃至整个鄂西

地区土家族的哭嫁歌其内容都体现了土家族的婚嫁风俗，通

过张同新老人的叙述可以了解到土家族在近两百年前就通

过清政府的“改土归流”完成了从乱伦的“血缘家庭”到“非

血缘家庭”的过渡。“女儿会”是土家族封闭社会在“血缘

家庭”风俗下土家族社会的产物，但“女儿会”这种形式并

没有受到婚配制度的影响，在信息闭塞的时代“女儿会”就

是土家族人民群众最好的求爱场合，只是在“改土归流”之

后变得更加符合伦理。

从民俗主义的视角来看，女儿城以伴奏带、人声和声

等手段将土家族的传统婚俗在第三产业行业中再现，在表演

中保留的方言、传统建筑、传统服饰、一段体的无伴奏民歌

等都体现了当地对民俗主义的探索。虽然在有些当地文化工

作者眼中可能存在“场景过快转换”的问题，导致女儿城内

的多个表演互相影响（如从摆手舞的“喜场景”到哭嫁的“悲

场景”距离仅数百米），无法达到最佳的演出效果和体验感，

但能在如此规模的人造景区内分工完成多种传统文化的展

演，还要兼顾商贩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现在的效果显然是

值得肯定的。

5 结语

恩施土家女儿城的“哭嫁”民俗表演是鄂西地区土家

族婚嫁风俗的缩影，短短十分钟有余的表演将当地土家族青

年男女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最后完婚的整个过程。

而站在体验者的角度来看，女儿城艺术团人为创造的

语境与人为创造的环境（如传统建筑）两相结合得严丝合缝，

惹人感同身受的歌曲、传统的服饰、音乐情绪的转变，从一

个外地人的视角来看没有任何不恰当的安排，以一种极其吸

引人的方式将土家族的“哭嫁”文化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通过表演中的歌曲可以看出恩施土家女儿城的哭嫁歌

虽然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上改编并以播放伴奏的形式表演，但

在当地文化工作者看来仅仅是以较为现代和商业化的形式

呈现传统，并未脱离传统。它将传统从其原初的文化语境中

移植出来，在女儿城中重构的“哭嫁”为土家族传统的婚俗

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和商业价值，不仅让游客可以体验到异

域的文化风情，也使得传统婚俗在现代社会中得以保存和传

承。虽然在其是否保持“哭嫁歌”的本真性上引发了讨论，

但其也体现了民俗主义在现代实践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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